
• 96. 

過
份
強
調
讀
書
是
種
享
受
的
人
，
我
認
為
，
那
也
正
如
同癌
君
子
沉
迷
於
煙
或
酒
，
尙

無
法
也
不
願
戒
除
的
心
情
一
樣
。
對
於
某
一
個
人
，
讀
書
一
且
箕
的
成
了
種
享
受
，
那
他
必

定
已
經
接
成
了
讀
書
的
習
慣
。
一
種
習
慣
的
義
成
，
該
是多
少
辛
酸
、
多
少
毅
力
，
和
多
少

嚮
往
的
憧
憬
堆
砌
成
的
。

以
我
個
人
的
自
知
之
明
，
我
絕
非
讀
書
料
子
，
也
很
難
義
成
任
何
習
慣
。
在
運
動
方
面

，
乒
乓
、
籃
球
辶
游
泳
、
溜冰
、
騎
馬
，
我
咒
在
樣
樣
都
可
以
成
爲
縣
級
選
手
，
但
終
因
無

恒
心
，
沒
毅
力
，
趕
不
上
成
習
慣
，
便
被
凋
了
下
來
。
學
樂
器
吧
，
小
焉
哉
口
琴
，
小
學
時

代
就
曾
上
崟
表
演
過
，
一
晃
限
，
快
四
十
年
不
上
口
了
。
十
五
、
六
歲
時
，
熱
衷
於
笛
、
簫

，
和
鋸
琴
，
都
達
到
了
替
人
伴
女
的
水
也
，
可
也
早
就
丟
了。
我
甚
至
遠
學
過
鋼
琴
，

這
還

是
七
、
八
年
前
的
事
，
只
學
了
三
年
，
痕
在
學
得
苦
不
堪
言
，
就
停
了。
讀
害
更
差
，
小
學

丶
中
學
、
大
學
，
甚
至
軍
校
，
不
管
怎
麼
解
釋
，
我
就
是
沒

畢
過
業
，
拿
不
出
任
何
一
張
文
憑
。
牘
英
文
辶
誼
日
文
，
我

不
知
逾
下
了
多
少
次
決
心
，
立
下
了
多
少
個
宏
願
，
可
從
不

曾
持
續
過
三
個
月
。
日
文
讀
不
好
，
遠
情
有
可
原
，
因
爲
我

在
抗
戰
時
期
淪
陷
區
讀
過
兩
年
書
，
上
日
文
課
時
，
同
學
們

和
我
盡
可
能
溜
之
大
吉
。
但
是
，
詔
英
又
又
該
如
何
解
釋
呢

,
．
事
事
我
都
沒
有
能
接
成
茗
悄
的
最
妤證
明
，
莫
過
於
抽
煙

了
。
打
從
高
中
一
年
級
開
始
，
因
爲
抖
演
話
劇
我
學
習
了
抽

煙
，
一
直
到
現
在
抽
了
三
十
多
年
的
香
煙
，
可
仍
然
上
不
了

妮
，
成
不
了
氣
候
。
我
可
以
一
支
接
一
支
地
抽
，
抽
上十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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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支
不
打
緊
，
我
也
可
以
整
整
一
天
，
整
整
一
個
月
不
抽
。

我
曾
經
斷
斷
積
棟
，
下
苦
功
讀
過
一
陣
子
英
文
。
說
來
好
笑
，
那
是
在
受
訓
的
一
段
日
子
裏
，

我
必
需
勤
習
英
文
，
因
爲

訓
練
單
位
命
令
我
敎
新
生
的
英
文
，
爲
了
現
買
現
賣

，
我
在
兩
年
之
內
·

居
然
一
字
一
句
地
讀
完
了
三
本
文
法
書
，
記
得
那
是

「
宴
驗
高
級
英
文
法
」
·
「
林
語
堂
文
法
」
，
和
「
渡
船
」
＇
。
一
本
是
形
式
文
法
，
一
本
是
競
念
文
法
，
「
渡
船
」
則
完
全
討

論
動
詞
。
這
對
我
後
來
到
了
臺
北
當
家
敎
，
和
在
補
習
班
敎
文
法
課
時
，
有
了
莫
大
的
幫
助
。
另
外
我
把
從
初
一
至
高
三
的
英

文
課
本
，
以
及
「
大
一
英
文
選
」
，
也
全
部
牘
完
了
。
這
樣
卽
學
卽
用
，
未
上
課
前
死
背
死
啃
，
進
了
敎
室
，
居
然
口
若
懸
河

，
例
句
朗
朗
而
出
，
隨
手
便
寫
到
黑
板
上
°
囘
憶
那
一
段
時
光
，
拼
命
団
英
文
，
原
動
力
當
然
是
死
要
面
子
，
再
者
乃
是
接
觸

到
生
活
的
現
賀
面
，
你
不
上
課
堂
敎
書
，
便
得
去
做
勞
力
的
事
。
我
當
然
狠
命
約
束
自
己
乖
乖
就
範
。
至
於
英
文
會
話
，
二
十

多
年
前
，
因
爲
和
老
美
在
同

一
艘
船
上
工
作
，
「
也
死
」
「
活
該
」
地
整
日
價
亂
扯
，
見
到
外
國
人
也
不
害
暕
。
事
隔
多
年
之

後
，
到
了
臺
北
，
人
生
地
不
熟
，
陷
入
了
渾
身
只
有
衣
服
一
套
的
困
境
，
有
幸
撞
到
了
一
個
蒸
餾
水
推
銷
員
的
工
作
，
每
天
跑

天
母
、

陽
明
山

一
帶
外
僑
住
宅
區
，
硬
着
頭
皮
挨
家
挨
戶
按
門
鈴
，

比
手
測
腓
地
講
番
話
，
幾
個
月
下
來
，

總
算
磨
出
了
點
成

縝
。
半
年
後

一
改
行
，

又
閉
起
了
嘴
巴
。

從
小
學
到
軍
校
，
最
使
我
頭
痛
的
是
啟
跟
，
赤
字
數
學
成
了
我
的
專
利
。
可
是
，
做
夢
也
沒
想
到
，
我
居
然
當
起
了
數
學

家
敎
來

，
而
且
，
還
是
敎
考
大
學
的
女
學
生
。
那
也
是
剛
到
環
北
，
走
投
儼
路
的
時
光
，
碰
上
了
一
位
好
友
，
那
年
是
他
師
大

的
第
四
年
，
功
課
忙
是
藉
口
，

我
心
裏
明
自
，
同
情
我
的
現
狀
是
主
要
原
因
，
把
這
個
家
牧
讓
給
了
我
。
整
整
三
個
月
，

每
週

三
次
。
每
次
上
課
一
小
時
，
我
的
準
備
工
作
起
碼
是
五
個
鐘
頭
，
而
且
，
第
一
個
鐘
點
的
課
，
挫
得
我
奇
慘
，
我
作
了
胳
幣
－

個
禮
拜
的
日
夜
準
備
。
如
果
這
也
算
作
讀
占
的
話
，
這
管
什
麼
用
？
只
是
澄
明
了
什
麼
人
對
什
麼
東
西
都
可
以
學
，
至
於
能
否

學
而
有
恒
、
學
以
致
用
，
則
是
另
一

個
問
題
。

誼
書
的
意
義
，
如
果
只
限
定
在
看
小
說
，
那
我
可
算
是
滇
書
人
之
一
。
我
的
家
庭
，
不
是
否
香
門
第
，
這
點
絕
不
能
吹
牛

，
祖
先
幾
代
，
也
沒
聽
說
有
中
過
舉
，
當
過
官
兄
的

。
父
銰
是
買
诞
人
，
母
親
罟
式
婦
女
。小
時
候
，
好
像
對
做
生
意
的
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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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多
少
少
有
湝
份
敵
意
，
「
無
商
不
奸
」
的
觀
念
，
牢
牢
銠
住
了
我
們
那
一
代
的
年
輕
人
。
天
曉
得
，
走
了
大
半
生
寃
枉
路
，

現
在
還
不
是
在
做
生
意
。
父
親
似
乎
看
準
了
這
一
點
，
談
不
上
代
溝
不
代
淄
的
，
從
沒
勉
強
過
我
們
哥
兒
尸
繼
檬
弛
那
一
行
。

記
憶
中
的
哥
哥
蠻
時
嗣
，
籃
球
校
睺
、
壁
報
投
稍
，
他
都
有
一
手
。
我
們
一
共
兄
弟
姊
妹
五
人
，
我
居
中
，
上
有
兄
姊
，
下
有

弟
妺
。
母
親
給
我
們
水
果
或
零
食
時
，
便
分
別
放
在
我
們
個
別
的
抽
屜
中
。
哥
哥
常
常
在
校
練
球
，
寫
壁
報
什
麼
的
，
囘
家
往

往
較
遲
。
所
以
我
常
常
打
開
他
的
抽
屜
，
弄
他
一
點
吃
的
，
起
初
發
現
有
很
多

「
鏴
像
」
的
書
，
一
邊
吃
，
一
邊
便
順
手
牽
羊

地
看
看
什
麼
唐
伯
虎
、
薛
仁
貴
的
。
後
來
食
骼
知
味
，
便
不
找
吃
的
而
專
找
看
的
了
。
三
國
可
紅
樓
、
水
滸
等
等
；
一
本
本
地

盾
，
國
圏
吞
棗
，
不
認
得
的
字
，
看
不
懂
的
句
子
，
就
筋
它
曄
了
過
去
，
貪
圖
那
曲
折
的
悄
節
，
熱
鬧
的
故
事
，
簡
直
越
看
越

過
痿
，
越
看
越
上
菀
了
。
書
包
一
丟
，
便
在
哥
寄
抽
屜
找
，
慢
慢
連書
包
裏
也
塞
上
一
本
，
上
課
時
候
偷
偷
地
看
。
老
師
知
滄

了
，
哥
哥
知
道
了
，
一
向
不
太
注
意
我
們
讀
書
的
爸
爸
媽
媽
也
知
道
了
。
這
次
爸
爸
眞
的
光
上
了
火
，
再
不
准
堉
任
何
閑
書
。

我
直
似
被
打
下
了
十
八
厝
地
獄
。
怎
能
一
天
不
看
悶
書
？
大
仲
馬
小
仲
馬
，
都
早
已
成
了
我
最
好
的
朋
友
，
也
爲
少
年
維
特
流

過
大
把
大
把
的
眼
淚
。
總
算
媽
媽
同
情
，
每
天
准
看
一
小
時
，
是
放
學
後
到
晚
愛
前
這
段
時
間
內
。
一
直
到
高
中
，
我
參
加
了

課
外
活
動
，
每
天
總
有
一
兩
個
小
時
不
是
開
會
討
論
，
便
是
各
種
活
動
，
我
一
概
不
理
不
睬
，
會
懺
桌
前
，
球
場
的
草
地
上
，

我
照
樣
悶
書
一
本
，
這
時
候
我
已
經
進
步
到
看
什
麼
什
麼
的
A
B
C

，
什
麼
什
麼
的
入
門
一
類
理
論
性
質
的
書
。
所
有
的
功
課

的
成
績
都
直
線
下
降
，
獨
獨
國
文
課
的
分
數
却
意
外
的
好
，
尤
其
是
作
文
，
經
常
被
冬
烘
老
師
當
堂
誇
奬
。

眞
正
沉
迷
在
小
說
中
的
一
段
往
事
，
至
今
記
憶
猶
新
。
三
十
七
年
秋
天
，
我
服
役
海
上
，
奉
命
由
上
海
到
菲
律
賓
去
接
艦

，
到
了
高
雄
，
船
要
小
修
，
便
在
港
內
停
泊
了
半
個多
月
。
大
夥
兒
終
日
無
所
事
事
，
白
天
不
是
下
海
潛
水
，
便
是
上
岸
打
籃

球
，
晚
上
的
節
目
，
無
非
是
看
電
影
或
是
跳
舞
。
當
時
高
雄
沒
舞
鹿
，
我
們
海
上
人
到
了
「
凱
歌
締
」
或
共
他
較
大
的
舞
聽
，

賓
島
姑
娘
們
便
纏
着
我
們
敎
跳
舞
。
我
不
知
道
從
那
兒
借
來
了
紀
伯
倫
的
全
集
，
一
本
一
本
，
厚
厚
沉
沉
的
，
「
船
的
來
臨
」

丶
「
啼
笑
集
」
洶
「
砂
沫
集
」

、
「
先
知
」
等
等
，
完
全
把
我
給
迷
住
了
，
一
如
發
現
了
至
賓
，
看
着
看
着
，
便
進
入
了
情
況

'
入
了
迷
。
因
爲
借
關
時
間
有
限
，
開
航
日
子
在
卽
，
白
天
裏
，
我
弄
了
個
橡
皮
艇
，
划
出
港
口
，
任
它
藍
波
逐
流
，
漂
到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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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棵
到
西
，
我
則
在
艇
上
和
紀
伯
倫
神
交
。
西
子
灣
的
浪
頊
很
大
，
若
是
小
艇
翻
身
，
我
就
要
隨
着
滅
頂
，
但
是
我
早
準
備
好

，
把
紀
伯
倫
藏
在
愬
膠
袋
裏
看
着

，
只
要
一
不
對
勁
，
我
只
要
兩
手
一
合
攏
，
畫
便
被
摺
起
來
，
緊
貼
在
穿
了
救
生
衣
的
朐
前

，
便
萬
無
－
失
了
。
過
了
黃
昏
以
後
，
我
就
爬
上
艦
橋
，
手
中
一
杯
熱
咖
啡
，
頭
頂
上
一
抹
淡
淡
的
雲
，
就
這
樣
埋
首
在
書
中

，
常
常
失
落
了
自
己
。
有
一
次
，
船
上
有
位
剛
剛
由
英
國
接
艦
囘
來
的
仁
兄
，
整
天
裏
作
紳
士
狀
，
少
年
氣
盛
，
有
天
不
知
怎

地
，
在
陸
地
上
受
了
委
曲
，
我
正
好
是
那
晚
的
值
更
官
，
在
梯
口看
小
說
看
得
迷
迷
糊
糊
，
他
居
然
把
我
佩
在
腰
間
的
手
槍
抽

了
去
，
等
我
再
度
習
慣
性
地
去
摸
弄
槍
柄
時
，
剎
時
傻
了
限
，
疣
得
我
耳
鳴
眼
花
。
此
事
非
同
小
可
，
軍
人
丟
了
槍
，
按
照
軍

法
從
事
，
腦
袋
要
開
花
的
呀
！
總
算
平
日
積
了
點
陰
徳
，
我
竟
然
依
稀
記
起
有
那
麼
囘
事
，
他
不
是
在
我
和
我
的
紀
伯
倫
面
前

幌
了
一
下
嗎
？
不
錯
！
一
定
是
這
小
子
，
不
知
天
高
地
厚
幹
的
好
事
。
我
立
刻
下
船
，
上
了
吉
甫
全
速
找
去
戛
場
，
這
小
子
正

擧
起
了
我
的
手
槍
在
示
威
呢
＇
．
感
謝
上
帝
，
總
算
及
時
趕
上
，
及
時
喝
止
，
不
然
的
話
，
其
後
果
怎
堪
想
像！

卽
使
我
曾
因
貪
戀
讀
書

，
而
閼
下
了
大
縞
，
我
也
不
敢
自
詡
我
有
了
讀
書
的
習
慣
。
因
爲
我
煎
在
懷
疑
，
我
身
上
究
竟
有

幾
個
讀
雷
的
細
胞
。
把
讀
盡
當
作
一
種
嗜
好
，
我
是
贊
或
的
，
好
比
灌
老
酒
，
口
味
對
了
，
興
致
有
了
，
就
飲
它
幾
杯
；
如
果

提
不
起
興
趣
，
或
是
對
象
不
湊
合

，
半
口
也
嫌
苦
辣
，
勉
強
又
有
個
甚
麼
勁
。
近
年
來
，
我
看
到
成
羣
或
堆
的
莘
莘
學
子
，
天

天
啃
書
本
，
夜
夜
做

書
蟲

，
關
在
斗
室
裏
詔

，
賴
在
圓
害
館
裏
唸
，
其
目
的
是
爲
了
上
「烤
場
」

，
擠
「
窄
門
」

，
那

一
幅
幅

苦
難
的
憤
書
圓
，
那
裏
有
絲
毫
樂
趣
？
又
有
那
門
子
阜
受
呢
？

讀
書
的
樂
趣
，
是
因
爲
養
成
了
讀
書
的
習
憤
才
能
享
有
。
讀
書
的
習
悝
，
却
還
眞
不
大
容
易
培
遜
。
得
一
步
一
步
，
一
個

層
次
一
個
層
次
的
來
，
亳
不
能
勉
強
，
亳
不
能
踰
越
。
一
開
始
就
能
濯
世
界
名
著
的
翻
譯
小
說
的
人
，
不
是
天
才
便
是
白
痴
，

這
種
天
才
我
還
未
見
過
，
但
是
這
種
白
痴
我
倒
常
見
，
因
爲
他
不
知
道
所
君
何
物
，
只
是
裝
門
面
，
充
殼
子
，
這
種
人
當
然
是

白
痴
。
除
了
看
小
說
，
其
他
的
所
謂
誼
舌
，
大
概
是
指
理
論
的
，
專
門
住
的
告
了
。
能
翦
旌
成
了
茁
這
類
所
謂
硬
性
書
刊
的
習

悄
，
這
種
人
最
是
了
不
起
。
我
曾
經
在
公
車
中
看
到
一
個
人
在
讀
一
本
理
論
數
學
，
他
是
眞
正
在
詖
，
從
他
年
祀
上
霜
，
從
他

擧
止
上
霜
，
其
注
意
力
，
以
及
其
所
狓
有
的
享
受
程
艮
，
絕
不
比
我
當
年
「
丟
槍
」
時
遜
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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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楊蘇鹿周歐傑黃貲琦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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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靑念 碧尼倫春春 譯
、J

蹋矗秋橋瑟爾敦明明君着

我
個
人
品
管
不
是
湞
占
料
子
，
直
至
目
前
我
仍
然
斷
斷
蕷
积
的
在
讀
習
，
所
謂
斷
晰
糢
續
的
讀
書
仍
是
和
「
習
慣
」
大
有

分
別
，
尤
其
是
讀
闞
書
。
我
把
瀆
閑
害
時
間
分
配
在
「
勻
」
的
空
檔
裏
，
像
等
人
、
等
拥
會
、
等
院
話
等
等
的
時
間
，
而
每
天

看
報
，
則
固
定
分
配
在
早
晨
的
如
厠
。
在
我
手
提
箱
裏
，

經
常
放
一
本
當
月
的
雜
誌
或列
物
，

非
備
在
公
共
汽
車
上
看
的
，
石

完
一
本
再
換
一
本
。
我
很
擔
心
我
會
發
財
，
一
旦
有
錢
買
了
自
己
匈
駛
的
小
嶠
車
，

那
我
每
月
最
起
碼
要
少
看
十
五
、
六
種
列

物
，
這
豈
不
是
我
的
嚴
重
損
失
！

我
常
嘮
叨
地
對
年
輕
朋
友
說
，

一
個
人
在
沒
有
疲
於
奔
命I
t着
生
活
以
前
，
最
好
要
疲
於
奔
命
地
訓
練
自
己
能
有
養
成
三

種
習
慣
的
能
力
，

那
就
是
団
書
的
習
慣
，
會
一
種
運
動
和
會
一
種
樂
器
的
習
慣
。
習
慣
成
自
然
，
一
生

一
世
享
受
無
窮
，
別
人

搶
也
搶
不
走
，
倫
也
倫
不
掉
，
那
才
是眞
正
的
個
人
財
富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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